




个包子后的老古精神焕发，拍了拍我的肩膀说：

忘川河

这是我在 大的最后一个秋天。

大四开学的那天，北方冰凉的雨淹没般狂泻。当我一溜小

跑冲进寝室时，老古正裹着被子左手书本右手方便面地狂啃。

见我落汤鸡般地出现在门口，他推了推黑边儿大眼镜，无比激

动地朝我喊：兄弟，亲人，包子⋯⋯说罢已是泪盈满眶。老古

是我寝室赫赫有名的饥民，常年的朝不“饱”夕。我曾答应他

开学回来后请他狂吃一顿五食堂的肉包子，数目无上限。在兵

荒马乱的大四，我为自己仍能有如此博大的爱心而骄傲无比。

消灭了

小络，跟我一起考研吧。我吓得倒退了两步，支支吾吾地说：

我怕⋯⋯供不起呀。老古豪迈地大手一挥：资料我都有，是一

师姐友情赞助的，咱俩用一套。我瑟瑟地摇了摇头，小声地

说：我说的⋯⋯是包子⋯⋯

站在大四的交叉路口，我们不尴不尬地斟酌着。而这种抉

大四，给我回望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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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听说有的

俩也试试？

就在我和东子正欲殴打宇锐的时候，电话响了。可怜天照

应，居然是本市一家报社约我面试！我激动得声音变调，妩媚

得几乎把其他三兄弟酸倒。在东子充满仇恨与妒忌的目光中，

我谨慎地翻出几件像样的行头，大踏步地出发了。

面试我的是一中年男子，他右手边的沙发上还有一跷着二

郎腿的老头，正滋溜滋溜地喝着茶水。看样子他不是主角，所

以我也就没理他，只是礼节性地点了点头，我应聘的是新闻记

者，这和我的专业也挺对口，所以他前面问的一些常规问题我

答得都挺流利的。

正在我稍微暗爽时，中年男子忽然话锋一转：“请告诉我，

你旁边的老先生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袜子？”我一下就懵了，这

算什么问题呀？可我实在没有注意，又不好转过头去看，只好

硬着头皮应道：“黑色。”中年男子微微一笑：“你转过头看

看。”我扭头一看，红色。老头冲我龇牙一乐，我这个怒呀！

月底，各种招聘会粉墨登场。

择，或许是最后一次了。从中考到高考，从升学到毕业，终于

走到了这里，我暂时叫它“社考”吧。老古说，考研是象牙塔

的延伸；宇锐说，他准备拿一签证漂洋过海；东子则和我一

样，打算冲进千万毕业大军里杀个你死我活。

大四，我们摇身一变，都成了有志向的好青年。

大的大四们仿如一群

焦急的蚂蚁，奔波于各个会场之间。我和东子捏着几十份简历

如天女散花般地四处发送。然而数十天过去了，那些包装精美

的“花”却泥牛入海。东子蹲在电话旁抓耳挠腮，不断地吼

叫：咋就没电话呢！这么大的英才就没人发现？！我懊恼地说：

是不是咱的简历制作得不够煽情呀？宇锐也在旁边搭话：对

把自己的性感照片都放进去了，要不你



朵玫瑰加 朵茉莉和无数，当年我用

来不及咬他了，我忙用余光扫了一下房间的四周，心想：你丫

再问！西北角有一破台灯，门后有一绿柄拖布，这我可都知

道。

等他说出第二个问题时，我狠狠地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

他说：老先生读的报纸是什么？我这汗可就下来了，又没注

意，只模糊地记得那报纸冲外的一面的确是有硕大的报名的。

接下来我又遭遇了无数奇怪的问题，而且完全与我学的《新闻

学》无半点关联。最后我走出房门的时候，那老先生忽然放下

报纸对我说：“做新闻记者的，首先应该有敏锐的观察力⋯⋯”

大，我忽然觉得陌生起来：四年，我从这里得到对于

了什么呢？顶着“天之骄子”的大光圈儿，我们匆促地滑过了

四年的光阴，而在面对社会的几秒钟里，怎么又忽然像一盘素

馅儿饺子了呢？

大四，我第一次真切地知道了恐惧。

毕业论文卡壳了，有概念没思路，根本写不下去。自从上

次面试被剧烈打击之后，我也有段日子没参加招聘会了。不

过，我还有苏锦，我还得与她周旋着。

苏锦是我的

酸掉牙的情诗成功地把她骗到了手。然后在这四年里我们拥

抱、亲吻、浪漫、争吵、和好、再拥抱，仿佛是一对单纯的小

孩子在过家家，分分合合。

就杀

大多数时候，我觉得苏锦是我的。这种固执的从属概念，

让我对她不那么在意。我想踢球就踢球，说杀

而她从来都是个顺从的小跟班。我一直以为，她是无法离开我



块钱，让他帮我印简历，全部投

的，我们已经习惯了对方的存在。四年，应该是一种潜移默化

的植入吧。而让我惊讶的事还是发生了，苏锦不声不响地签了

一家上海的外企，离开 市已是板上钉钉。

那天，她约我在冰岛咖啡见面，那是我们最初定情的地

方。她化了淡淡的彩妆，衣着也从伊可爱变成了宝姿时装。我

揉了揉她的头发说：丫头，你这是玩儿的哪一出啊？苏锦理了

理头发，微微蹙眉道：我去上海，你跟我走吗？我感觉心脏忽

然停了一下，却故意漫不经心地灌了一口蓝山，撇了撇嘴说：

糖放少了。

苏锦沉默了半晌，幽幽地说：你从来都是这样，对我根本

就不关心。我真怀疑这四年，你是不是真的爱过我⋯⋯我忽然

一拍桌子：你签都签了，还问我什么呀？你想去就去，上海那

么繁华，你去了再找一帅哥多好！说完，我头也不回地冲了出

去。

其实那天看到苏锦的一刹那，我就已经感觉到了一种无法

捕捉的距离。大四，总是有那么多的突如其来，那么多的预料

中的意外，只是我们都还来不及认真地伤感和思考。

晚上，我蹲在阳台上灌了四瓶啤酒。老古抓了我一把花生

米后，很有深度地说：小络呀，距离一产生，美就没了。往上

海签吧，努努力。

第二天，我给了东子

到上海的招聘单位。接着，我找到广告系的冯老师，请求他推

荐我到当地的媒体实习两三个月。我单纯地想，不就是敏感的

观察力么，培养锻炼加恶补就是了。

冯老师看在我帮他写过许多外接的广告文案的分上，还真

的帮我联系去了本市的电视台。与此同时，老古的考研开始

了，他的目标是北大，据他自己的评估，成绩还不错。而宇锐



丰满

也拿到了护照并开始准备签证材料、联系学校、索要表格，一

切也都顺利。

在电视台的实习，让我觉得多少有些失望。我没有做什么

实习记者，而是成了给记者大人们扛摄影机、拎笔记本的小助

理。但是这并不影响什么，我想我还可以在一旁偷偷地学习，

己。可是一次采访，却让我灰了心。

那次下乡，采访车停在一栋低矮的草房子前，一对夫妇局

促地站在门口。机器闪起来时，他们显得有些慌乱。村支书堆

了满嘴的笑冲着摄影师不住地点头，然后拉过男人的衣角低声

地说：要按我教你们的讲。然后那男人开始对着麦克风说话，

站姿紧张，脚下的黑布鞋在灰土里退来搓去。他说：村里很扶

持我们哩，今年收成可好啦，日子很舒坦⋯⋯

耳边是他们程序化的背诵，透过裹在窗上代替玻璃的破着

洞的塑料布，我看到了初冬里的真实景象：空无一物的小草

房、窄小土炕上的两床破棉絮、灶上尚余热气的粗粮饼子。我

用自己粗糙的不敏锐的眼睛，看见了我的采访对象的许多小细

节。

那次采访结束后，我离开了电视台，毕业论文和答辩也顺

利完成了。只是可惜上海的单位却没有半点回音。

月，苏锦的盼望成为失望后对我说：小络，如转眼已是

果你爱我，就来上海找我。但是别太久好么，我害怕等待。

给苏锦送行的那天，我没有出现。等待人群散去后，我一

个人蹲在站台的角落，那些四年里闪烁的画面一个一个地袭

来，我流下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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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锐，他被拒签

大四，我们丧失了为爱情坚守到底的能力，最后全被“毕

业”无情地打败了。

回到寝室，我看见了另一个痛哭的人

了。而老古也知道了考研的结果，他成功了。欢喜与痛苦，在

这间小小的寝室里四处弥漫，我们四个人傻傻地坐在那里直到

天黑，直到谁也笑不出来、哭不出声。最后还是东子提议，我

们一起来到了校外的一家小餐馆，准备喝个天昏地暗。

开始时我们只是沉闷地喝酒，直到全都神志混乱的时候，

老古才喃喃地说：妈的，我也吃吃北大的包子。我们几个都抬

起头，没心没肺地狂笑起来。那笑声很尴尬、很暧昧、很弱

智。我拍了拍宇锐的胳膊说：哥们，你说说，出国就那么好？

你出去是为什么呢？留在国外？一辈子说着鸟语活着？宇锐摇

了摇头，苦涩地笑了笑：出国，说白了就是学历的含金量问

题，终究还是打算回来的，海归嘛，海龟⋯⋯哈哈哈⋯⋯

东子一直都没说话，忽然他猛地灌了一大口酒，眼泪落了

下来。我说你别急呀，咱哥们陪你，不就是没找到地儿嘛，慢

慢来。东子的哭声更大了，他从嗓子眼儿里哽咽着说：小络，

我对不起你，原本有一家上海的电台看中了你的，可你当时在

实习，我就没告诉你，而是说你已有了接收单位，然后把自己

的简历送了上去。我已经和他们签了⋯⋯我听后只觉得眼前一

黑，拳头就要抡在他的脸上时，老古摁住了我。

这是我们大四的散伙饭，我们就这样散了，没有欢愉，没

有仇恨。

大在夜色里仍是那样庄重而古朴，我们轰轰烈烈的青

春都种在了这里。我的大四，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味道，但还是

完结了。我很想回头再看它一眼，可是我不敢，因为那需要许

多许多的勇气⋯⋯



准高三时代

陈俊瑜

不知怎么的，心里突然很难受。就在这个无聊的假期结束

了返校之后。不知是因为突如其来的炎热让我变得烦闷，还是

因为校园内压抑的气息令我难以忍受。于是我就在这种烦闷中

迎来了我的后高二时代，高三的学生们高考之后已经走了，所

以，在这个偌大的没有了高三学生的校园中，我们竟理所当然

地成了老大。于是，老师们都说我们已经是高三生了，虽然我

们仍然在讲高二的课。

理所当然的，神圣的“高三”在无形中又给我增添了沉重

的压力，使我本来就很难受的心更加难受了，捶了捶酸痛的

肩，整天伏案学习使青春年少的我在沉重的压力下，背过早地

驼了。想了想很难受的心，愤怒地把永远也做不完的习题本摔

在桌子上。

于是，就在这个不平常六月的平常的阴天里，在我变得烦

躁、迷茫、郁闷的同时，开始了我的准高三生活。

上了所有的门窗，因此，女开了空调；因为开了空调，所以关

因为是六月，所以天气很热；因为天气很热，所以教室里



趁凉快。

生身上刺鼻的香水味便搅混着男生浓郁的脚臭弥漫在整个压抑

的教室里。老师在讲台上天花乱坠地讲，学生们在讲台下昏昏

欲睡地听，仿佛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后边空调吹来强劲的

凉风，使书页哗哗作响，令我不觉有些寒意。就不由自主地想

起了那个刚刚结束的假期。几天前的现在，我还在地里拼命地

干活。割麦、拉麦、打麦；酸痛的腰、酸痛的腿、红肿的胳膊

以及稚嫩的手上磨出的血泡被磨烂后变成的老茧；湿了干、干

了湿。印上一片片盐渍的衣服；骄阳似火的感觉、挥汗如雨的

感觉、筋疲力尽的感觉⋯⋯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夜里干到十二点

多，我实在支撑不住，滚在麦堆里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四

点，我又爬起来跟他们一起去干活

十几天的劳动，我黑了、瘦了，但我强壮了不少，又成熟

了不少，开拖拉机、开车、扛起一百多斤的麦袋轻而易举地上

楼，更重要的是，我又一次深深体味了生活的艰辛，这是在任

何书本上都无法学到的。

他们以为我骗他们，但这的确是事实。就在开学的那天

开学了，老师问谁的作业没有做完，我低着头默默地站了

起来。老师问为什么，我说在家里干活。同学们“哄”地大

笑

子、抱着沉重的水管浇地，深一脚浅一上午，我还在光着脚

脚的，弄得一身水、一身泥。同学们继续笑，老师也跟着笑；

同学们看着我笑，我也强装着笑。可他们看到的只是我的笑，

谁又能看到我笑的背后的别的一些什么东西？

下课了，老师走了，同桌醒了。看着满黑板杂乱的白粉笔

字，后面有人突然高声哀叹：“唉，不能光睡了，我得好好学

习呀，照这样，还怎么考清华呀！”周围没有任何反应，对出

自成绩很差的他之口的这句很搞笑的话。有昏沉入睡者酣然，

有故作深沉者不屑，有埋头苦学者冷漠，总之都是一张没有表



情的脸。

后面的空调再次送来强劲的凉风，使压抑的沉闷荡起了一

丝涟漪。眨眨眼，同桌掏出文曲星又津津有味地玩起了无聊的

俄罗斯方块。突然间莫名地燥热起来，在这个充满冷气的空调

房里。教室里，几个活泼的女生唱起了周杰伦的《简单爱》，

唱得很难听。

窗外烈日下的树枝上，没有一只鸟在叫。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在挥霍，所以我们很快乐，最后的最

后，是我们在流泪，因为我们很后悔。只留下中间的中间，是

我们唱着歌挥霍着走过。

高考一转眼就过去了。在这个因为高考所以黑色因为黑色

所以不平常的六月里，然后，高三的学哥学姐们便开始估分、

填报志愿。于是，在广场南侧的小树林中，各种各样的招生简

章挂满了胡乱扯着的细线上。很大很大的一片，花花绿绿，像

多子女家庭午后晾晒的尿布，在阳光下随风轻舞。

几个相熟的老乡在考后突然不见了踪影，是考得太好兴奋

得不能自已忘了返校，抑或是考得太差怕人问起羞于见同校师

弟，都不得而知。我便百无聊赖地坐在窗边看着对面楼上高三

学长的几家欢乐几家愁，心中很是悲伤。一年后的今天，肯定

也会有学弟们趴在这里看我的，而到那时我是愁是喜呢？想到

这里，我便埋下头狠命地算那些高难度的数学题。

也就在这一天的傍晚，夕阳西下，落霞耀满天的时刻，我

在高三的一个极好的兄弟突然来找我，带着满身的酒气和一脸

的醉意。我没敢问他考得怎么样，他把他高三时所有的课本、

资料、模拟题，甚至还有英语笔记和没有用完的演算纸一起给

了我，然后一把抓住我的肩：“你一定要努力学习，不要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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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回家的必经之路。

一样。”他满眼期望地看着我，血红的双眼中似乎有两颗将要

迸出的泪。后来听说他只报了一个普通的本科，但在以前他的

成绩是很好的。“如果不努力的话，重点大学只能像天边那些

美丽的霞，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在他走的时候，意味深长地

告诉我。

逼近的气息

就在这个他来了又走了的傍晚，我第一次感到了高考迅速

就在我翻看那本《招生考试之友》时，我惊奇

地看到重点大学与复习学校的招生广告同时出现在书的扉页

上，就像那些挂在我们面前的招生简章，仿佛随手就可以触摸

到。

坐在无边的暗夜里，望着远处的天空被昏黄的路灯撕得支

离破碎，就像我支离破碎的高中生活，也像师兄离去时苦笑得

支离破碎的脸。

酷热的天突然下起了雨，雨下得很大，落在身上，也很

冷。

七月就要期末，我已感到它日益逼近。

六月就要高考，我知道为期不远。

卡上急剧下降的余额、几个男生簇拥着到邻班偷窥、

然而，就在这个离高考为期不远的日子里，仍然有人为情

所困。我那个腼腼腆腆的小兄弟竟在此时不可自拔地喜欢上了

邻班一个据说令人心旷神怡、长相颇似林黛玉的女生。然后便

开始了被爱情冲昏了头的疯狂：一封封厚厚的被称作情书的

信、

戴着眼镜守在我们寝室的后窗

和

我原以为这只是他空虚的无聊游戏，就像是给清淡如蒸馏

水的高三生活加入等量的　 。即便是作料，但并不

影响水的中性。又因为是兄弟，所以我没有去干涉。



，猛踹两脚：“你难道就不能争口

但正因为是兄弟，所以我不得不干涉。

据我后来所知，那个女生早已名花有主，只是逢场做戏应

付我兄弟的一片痴情。接连几天，我发现睡在上铺的他总是辗

转反侧。我想，对于她，他比我要了解得多。我可怜的小兄

弟。

在那几天的物理、化学奥赛中，我这个堪称理科天才、立

志非北大不上的兄弟却败得一塌糊涂，甚至还没有入围。这虽

然不是我意料之中的，但透过他那憔悴的面容，我明白了。

那个女生把我的兄弟甩了，而且甩得够狠，就在奥赛成绩

下来的那个晚上，而当时我兄弟的手中还拿着他花了三节课刚

刚写完的情书。

我这个本来最讨厌语文的兄弟突然就喜欢上了背宋词，而

且只婉约的，语文早读时背、吃饭时背、睡觉时背。背些什

么：东风恶，欢情薄，桃花落，闲池阁；君住长江头，我住长

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就这样整日地背、迷茫地背。

我的兄弟，所以我看了心疼。

在那个中午，我提着啤酒走进寝室时，我又听见了他呻吟

般的诵读：“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我瞪着他，只是恨铁不成钢，他依旧呻吟般地背诵。

我一把抓起他“嗵嗵”

气 ”他的眼泪“刷”地涌了出来。我把咬开瓶盖的满瓶啤酒

递给他，转过脸去。

我拉着他的手送他到教室门口。进门时，我拍了拍他的屁

股，说：“疼不疼了？反正都是为你好，去吧，别再想入非非

了，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北大，你小子得感激我一辈子。还

有，北大校园里的西施、貂蝉多的是，何必为一个小小的林黛



玉伤神费力？”我俩都笑了。

十七岁，高三的我们拒绝浪漫，即使有时我们不想拒绝。

后来，也就在第二天那个骄阳似火、酷热难忍的中午，我

来到了广场南侧那个挂满招生广告的小树林中，却惊异于一个

个满头汗流，却格外庄重甚至比我还要神圣的脸。我默默地站

在“郑大”面前。顶礼膜拜般看一年后我希望的归宿，就像一

个幼小的孩子仰着脸在寻找上帝一般，纯真而虔诚。因为我已

经是一个高三学生，而且仅仅还是一个高三学生。如果是小学

我可以无忧无虑；如果是大学，我可以毫不在乎。正当我迷幻

于这种冥冥的虔诚之中时，一师姐飘然而至，清脆的笑声代表

她永远的心情。她突然惊叫起来：“清华、北大全在那边，你

怎么跑到这儿来看郑大？”随即挥舞起她刚刚撕下的“清华”，

像古代的状元揭下了红榜。我笑了，苦涩的笑，和她挥起手中

的“清华”时自信的表情截然相反。

几天之后我才知道，就在那个狂风大作、还预报下冰雹的

夜里，一群群比我还虔诚的信徒们在暗夜和狂风的掩盖下所

为。据说是前驱者抢走了清华、北大，紧随其后者拣走了哈

工、西交，后去者拿走了郑大、河大，心理不平衡者捡走了南

阳师院，甚至最后连南阳理工学院也一扫而光。以至于第二天

高三学长们想来查看时只得伸长脖子、涨红脸、张大嘴巴一个

劲儿地骂娘。最后我亲眼看见一个高高壮壮正准备往家带东西

的高三男生扯下了所有的细线去捆被子。

我一直关心着那些被带走的寄托着各自无限憧憬的招生广

告。后来一个不小心发现在那个暗夜里“窃”走那些招生广告

的他们竟将这些东西铺在桌子上或垫在屁股底下，为此我心里

很不舒服了一阵，后来回环往复地想了又想，可能这样更能直

接地感受到高校的气息吧。也就算了。但更令我不明白的是，



个年轻的女老师，节节点名甚是烦人，同

当这些厚厚的铜版和手感很好的广告纸被他们弄脏了、撕破了

之后，竟随手扔进了垃圾筒里。现在已经忘了当时看到这种情

的脸啊

景时是想笑还是生气，只记得那天中午都是一张多么虔诚神圣

只是觉得心理很不平衡，后来就去找那位拿着“清

华”的师姐，我说：“你的那张清华的招生广告呢？送给我

吧。”“唉，你也不早点儿来，三天前我就把它送给那个捡废纸

的小脚老太了。”师姐眉飞色舞却又不无惋惜。

等到晚自习放学，走得没有人的时候，我在他们经常扔废

纸的垃圾箱里翻了很久，终于在箱底找到了一张不算很破的

“北大”，于是轻拂去上面厚厚的灰尘。小心地拿了回去。本来

想贴到寝室，后来怕室友们笑话，就拿到了教室贴到我座位左

边的墙上的底部，用桌子挡住，在我学习劳累松懈或上课走神

时一斜眼就能看见，以此激励我进取。后来中招考试清理考场

时，不知是谁把它撕掉扔了，伴着我那逝去但永不破灭的梦

相

接下来的几天里莫名的烦躁，班里一无聊女生指着窗台上

那盆叫不上名但的确很难看的花说长得很像我，之后一个人捂

着嘴吃吃地笑。我看了看枯萎的花叶，说既然长得像我就要和

我一起茁壮成长，端起茶杯就给花浇水，本想以此作为对那无

聊女生的回击，却蓦然发现浇的是热茶。

体育课新来了

桌说她长得漂亮，我说不漂亮，为此又争论了一个下午。

上很痒，便

盛夏的酷热简直要使人爆炸。晚上好不容易才能睡着，半

夜里却被数十只可恶的长腿蚊子咬醒，即便是撑着蚊帐。无奈

只得半夜三更爬起来戴上眼镜打着手电筒一个一个地拍，直弄

得两手是自己的血，最后累倒。噩梦中总是感觉脸



郁闷，却被对方后卫放倒了

在梦境中抬手给自己一个耳光，竟也没有打醒，第二天早晨梳

头，蓦然发现脸上贴着几只蚊子的尸体，还有五个红指头印。

好不容易盼到了一节体育课，想疯狂地踢场球发泄一下内心的

次，最后弄得满身是伤，还倒

霉地进了一个漂亮的乌龙。几天没注意，突然发现胡子已长得

老长，即便是我没有往上边抹生姜。记得高一来时，我还是个

嘴上无毛单纯幼稚得可笑的小家伙，转眼间，高三了，胡子都

长了这么长，我也成了老男生了。唉，会考日期还没有确定、

校刊的约稿还没有动笔、天总是不下雨地里的棉花就要旱死。

又听说文理真的要分科，高三真的要分班，选文选理让我难以

抉择。

同学来信说我们青春年少，我们花样年华，我们要努力？

我想窗外的天依旧蓝，草依旧青，花依旧红，可我们⋯⋯

晚自习下课后，我照例拿着不会做的题去找我那个理科天

才的小兄弟，就是前两天谈恋爱的那个小家伙。突然发现自从

上次那事儿后很久都没见面了。今晚的题不多，很快就讲完

了。然后我就随手翻他的东西，就在那个粉红色笔记本的扉页

上，他那并不漂亮的字工整地排着：已经高三了，马上就要高

考，我不能再浑浑噩噩、想入非非，要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

限的学习中去，用不断地做题、不停地思考、不止地记单词来

冲淡学习以外的一切东西；使我的大脑真正成为一台学习的机

器，永不停息。在这些字的下面是学习计划，很长、很详细，

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样一句：在厕所里时记单词、吃饭时思

考物理、走路时记化学、睡觉前听半个小时英语听力，争分夺

秒，说到做到。



然后我含着泪合上书，然后这些话也出现在我的笔记本

上。

后来，我不再叫他“天才”，但我坚信他一定能考上北大。

从这个不平常六月那个烦躁、迷茫、郁闷的阴天到这个平

常六月依然烦躁，但不再迷茫、郁闷的阴天，一个多星期的准

高三生活似乎已让我彻底领会到了高三的确切含义：是你明知

学习是在吃苦，是一种负担，但仍然坚持下来，然后使它成为

一种心理磨砺。最后在这些痛苦、负担、磨砺共同造成的压力

的折磨和煎熬下顶住，一步步走向成功。走向成功！

所谓的高三，应该是：

永远睡眠不足，但要永远精力充沛；

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是让我的近视度数不断增加，

使我的体重持续下降；

是让我的大脑急速旋转，

使我的面容缓慢憔悴；

其实，高三和大学，本就是地狱和天堂，当你在地狱中受

苦受难时，你不能因为迷恋尘世间的花花绿绿，以及平庸的自

由和短暂的快乐而放弃你的天堂梦。因为，如果你跨过地狱到

天堂这艰难的一步，你所得到的将是尘世间无与伦比的一切。

其实每个人都懂这个浅显的道理，只是⋯⋯

一直记着《〈孟子〉二章》中的这一句话：天将降大任于

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

弗乱其所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